
午夜十一点四十分！

“准备好了吗？是不是真的有人要‘见鬼’？”李师父

面带微笑地环视坐在客厅中十七、八 位男男女女道。

“我要看！”一位穿着大红色毛衣，黑色紧身裤的小姐

勇敢地举起手大声地说道。

小咪碰了我一下，低声嘟哝地对我说：“错过这次机

会，可难找下一回了！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痛下决心地说道：“好吧！”

我的“吧”还没有说完，小咪已经兴奋的高举双手叫

道：“还有我们！”

李师父望了望我们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门铃声突然大响

起来。

“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？”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问道。

李师父透过通话键讲了几句话，按下开门键，转过

身，轻松地对大伙儿笑着说：“本来还得要到外面去找个

“鬼”回来给你们看，现在有个“鬼”自己送上门来，省我

一大笔功夫。”

我们还没弄懂李师父在说什么？只是想到送上门来

的“鬼”，心理就不免有点毛毛的感觉，就在这种毛毛正在

滋长的时候，门被推了开来，一名看来顶多十七、八岁的

毛头小子搂着一位长发（不是披肩，而是几乎遮住半张

脸）、身上穿着一身黑的女孩进来。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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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名女孩子低侧着头，冷冷的目光斜斜地瞟过在座

的每一个人一眼，就在她眼光扫射到我的一刹那，一般刺

骨寒意同时传送而至，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突然间被冻

到一般。

相信大家应该和我一样的感同身受，因为彼此都很

直接地将心底里的毛毛迅速扩大成行为上 十的毛毛

分有默契、很自然、很同步地尽可能挤到一堆，留下一方

足以容纳四、五个人的空间给他们两人坐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！”李师父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十一点五

十分。

“有没有人身上有镜子？”李师父再次环顾在场的人。

一位化着淡妆的女孩子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精巧

可爱、随身携带型的粉盒，打开粉盒，露出不到两寸见方

的小镜子问道：“镜子这么小，可以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李师父高兴地接下这名女孩提供的镜子，

小心地放在客厅中央的茶几上，接着在粉盒前，放上一根

大约只剩两寸高的白蜡烛，一切就绪，李师父正经地板下

脸，对我们三位“想看鬼”的小姐们慎而重之地说道：“等

会儿你们要透过这只白蜡烛的光去看镜子，当你们看不

到蜡烛光，就可以从镜子里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讯息，但

是千万要记住，当你们看到那样‘东西’的眼睛在发光，必

须马上回头离开 否则， 我也救， 不了你们 ”！

听李师父这么严重的警告，我心里直敲退堂鼓，只是

转脸见到小咪一副兴奋期待的模样，实在不忍心当头浇

下一盆冷水。

！ ！ ！！ ！ ！！ ！ ！！！

最后一声钟响过后，李师父要我们三人坐得靠近一

些，见我们挪好位置，李师父关上灯，熟练地点燃起白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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烛 。

“专心看着镜子！”李师父放沉声音说道。

虽然名为：看着镜子，可是在我眼前满是摇曳地烛火

火光。

“我看到了！”紧靠在我右手边那位穿红色毛衣的小

姐叫了出来，紧接着又说道：“我看到一双发着绿光的眼

睛⋯⋯。”

不等红毛衣小姐把话说完，李师父开口道：“赶紧离

开！”

红毛衣小姐像是 恍然大悟般“喔”的一声，赶紧起身

离开。

原本有着左右护法护卫左右的我 ，一下子右半边空

了，只留下凉凉的寒意⋯。

“啊！这是什么？一闪一闪的⋯⋯？”小咪在我左边

也叫了出来。

“还不离开？”李师父紧张地说道。

左边的护法也自动消失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人，独自坐

在客厅中央，满脑子思潮不断，更甭提可以看不到烛火而

看到镜子。

“华小姐，集中精神，别想东想西的，只剩下五分钟，

时间再长，我也控制不了‘它’了！”李师父看了看镜子再

看了看我说道。

我努力想让自己集中精神，使劲用力盯着白蜡烛看，

突然，烛光不见了，在我眼前清楚地现出了一个“人”！

这是一个男人，国字型脸，额头上还有一道很长、很

明显的刀疤，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应该说是看起来有点阴

森森、惨白惨白，或许更该用 放了许多天快要腐败掉

的死猪肉来形容这种感觉。看到这种脸色，我才突然恍

然大悟，为什么有人形容面容太过 憔悴的人会用“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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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”这三个字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是再恰当也没有了！

突然，这名男子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发着黄光，就像小

时候到乡下玩，在茅坑见到的那种晕黄晕黄，还会一闪一

闪的灯泡一样⋯⋯。我想讲话，更想马上起身离开，可是

我的“神”竟然被“定”在那里，完全不受我控制，我努力

想收，却怎么也收不回来，我看到那名男子脸上露出十分

诡谲的微笑，他的笑意越来越深，我也觉得看他看得越来

越清晰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这个人了⋯⋯。

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”李师父用手一挥地将蜡

烛煽灭，看了看我，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我像是浑身虚脱了一样，冷汗满身，连讲话的力气也

发不出来。

“华林！你还坐在那里干嘛？舍不得？还是懊恼没

见到。”小咪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道。

我乏力地摇摇头。

“你先说说看到的是什么？”李师父炯炯有神的眼睛，

像是两道电光似的再看了我一眼，转过头去对穿红毛衣

的小姐说道。

“我只看到一双眼睛，发着绿光，一双好大的眼睛！”

红毛衣小姐拍着胸口、惊魂甫定地说。

李师父对她笑了笑，转头对小咪说：“小咪，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？只是像两只灯泡一样，一

闪一闪的，好奇怪，就是可惜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？！”小

咪仍然一副懊恼得不得了的样子！

“你呢？”李师父带着深意地看了看我。

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努力设法回想一遍刚才的情境，

紧皱起眉头，试图把刚才看到的景象讲出来，才刚说到

“国字脸”、“额上有一道清楚的刀疤”⋯⋯，啊！一声惨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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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响起，循声望过去，只见那名长发披脸的女孩子抬起

头，充满惊恐的眼神瞪着我，苍白的脸色上一阵青绿，一

手指着我，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嗫嚅地说道：“你看到

了？你真的看到了？”接着转头对李师父说：“就是那个

人！每夜出现在我梦里，对 ⋯！”我纠缠不清的那个人

长发女孩的话还未讲完，我竟然“看到”国字脸的男

人，就这样缓慢地由镜子里走了出来，由模模糊糊、如真

似幻到清楚完整，在他那带着刀疤的脸上，揉合着暴戾与

残忍的阴森冷笑

原本站在我身旁的小咪，面容像是慢镜头一样莫名

且非常突兀地支离破碎，满脸淌着鲜血，歪斜变形的嘴

角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阴阴冷笑，慢慢走到国字脸男人

的身旁

李师父像是经历了一场巨大冲击力量形成的伤害一

般，无由地口歪眼斜、手脚断裂、脑浆迸出，肚子破了一大

个洞，腹腔里的肠子裹着浓稠的乌血拖在地上，一拐一拐

地走到国字脸男人的身边⋯⋯。

等三个“人”都站定后，彼此互看了一眼，慢慢转过头

来，冷冷地望着我，缓缓朝向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我想

逃，可是我的脚完全不听我的控制，只是一味强烈地觳觫

着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三个朝我直挺挺地走来，我

吓得无助地蒙起眼睛，在感觉到三双冰冷的手，即将碰触

到我脖子的刹那，我再也忍不住尖声大叫⋯⋯。

⋯⋯。

⋯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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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事了！没事了！”

一双温润的手紧紧握住我，遥远的声音，帮助我从这

个可怕的梦境走向清醒⋯⋯。

猛地睁开眼睛，从头到脚冷汗淋漓。

“我在哪里？”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极为陌生的景物，

而握住 徐子昂！我手的人，竟然是

“这里到底是哪里？”我怕自己正掉在另一个可怕的

梦里。

“这是医院。”徐子昂浅笑着对我说。

“医院？我怎么会在医院里？”我努力回想着究竟发

生了什么事情：“啊！文邈呢？子平呢？”

“我一下飞机就直接到这里来，还没看到他们。”

“你到这里多久了？”

看了看手表，徐子昂抬起头认真地说道：“十三分十

五秒。”

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“你怎么好像审问犯人一样的问个不停？”

“不想说就算了。”我抹抹满头冷汗，心绪稍宁地想：

至少这应该不会是另一个鲜活可怕的噩梦吧？！

“是我老哥打电话让我尽快赶过来照顾你。”徐子昂

像是深怕我会不高兴，虽然很不情愿，还是把我要的答案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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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出来。

“为什么要你来照顾我？”我皱起眉头，心一紧：“文邈

呢？他还好吧？”

“我还没看到他们，只知道这里的护士说你昏迷了整

整一天一夜，而且口中一直喃喃自语，只是她们听不懂中

文，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？”徐子昂十分无辜却又关心地说

道。

“子平呢？”难道徐子平就这么放心地把昏迷的我一

个人留在医院里，被一堆听不懂中文的“陌生人”照顾？

“没看到！我也正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可能把你一个

人留在医院里，管也不管，太没道理了！”

徐子昂无心的话语，正刺中我心中隐隐的不悦，甚至

酸、甜有种打翻五味瓶 、苦、辣、咸全混杂在一起的万

般滋味！

不要胡思乱想！不可以胡思乱想！只是、或许、大概

是刘文邈的情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子平必须寸步不离地留

在身旁照顾他，当然刘文邈不会有什么大碍，所以他们现

在或许也在医院里⋯⋯，更有可能早就出院回家了！我

自己安慰自己地找借口在想着。

“你有没有打电话到文邈家？”

“一下飞机就打过了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没人接，所以

我就直接赶到医院来！”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晚上七点半。”

“我想回去⋯⋯。”

“不太可能，至少也得等到明天，要主治医师看过才

能决定可不可以出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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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我不再讲话，只是低下头“唉”地叹了一声，满腹

心思地皱着眉，徐子昂忍不住地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你怎么会在医院里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支着下巴想了想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过了，我老哥紧张兮兮地打个电话告诉

我你在医院里，要我尽快赶过来照顾你，我一听说你在医

院，根本什么都没想到要问，只是急急忙忙找到机票就过

来了⋯⋯。”

正说话间，一名护士进来，看到我醒了，操着带有西

班牙腔的英文说道：“我叫 ，你终于醒了？有没有

什么不舒服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看了徐子昂一眼，用充满暧昧的神情冲着他

猛笑。

“谁送我来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就是这位⋯⋯。”

笑了笑道：“徐子昂对 我叫 ”转过头，维

持脸上亲切的微笑对我用中文说道：“她们根本分不出东

方人的长相有什么不同。”

替我量了体温及血压，并且把点滴拔出来，接

着对我说：“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请按铃，我会尽

快过来。”说完，把电铃的指示灯在哪里？如何操作？讲

解并且示范了一次，转过头，再次对徐子昂笑着说：“晚上

会留在这里吗？”

徐子昂点点头。

“我可以帮你准备睡床，需要吗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！谢谢你。”徐子昂礼貌地对 说。

再次冲着徐子昂笑了笑，才转过身离开病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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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还真很有女人缘 小姐，对你好像兴，这位

趣十分浓厚喔。”我乏力地取笑徐子昂说。

“她的笑容很奇怪？”徐子昂思索着说。

“奇怪？”

徐子昂没有答腔，沉静半晌，突然开口道：“饿不饿？

我去找点吃的东西来。”

“我不饿，不过你还是去找些吃的吧！”我的心情和肚

子一样苦涩，怎么可能吃得下东西？

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徐子昂说完急急忙忙地走出去。

有徐子昂在，还比较能控制自己不胡思乱想，甚至伪

装出一副冷静的外表来掩藏某些我害怕想起的念头，徐

子昂一离开，剩下静悄悄的病房，我满脑筋乱七八糟的杂

念立刻飞跃而出，停也停不下来，更无法克制自己能够不

要回想起口吐鲜血倒在我身上的刘文邈⋯⋯，而身体上

隐隐传来的痛意更一再提醒我，这一切不是梦，不是幻

想，不是虚拟，是再真实也不过的事实！面对徐子昂的那

个我，其实根本不是现在的我。刘文邈到底怎么样了？

为什么徐子平不在这里？我和刘文邈、徐子平之间的关

系该如何继续？我像掉入漩涡般无法克制地想着自己将

要面临的一大堆难解的习题⋯⋯，我越想越怕，越想越无

法控制自己不要再想⋯⋯。

以前我曾经做过一篇专访，探讨被强暴女性的心路

历程。在做这篇专访时，我采访了四位曾经遭遇过强暴

的女孩子，当她们酸楚凄凉地陈述被强暴过程的心惊胆

战、绝望无助，事发之后，不敢告诉人、不敢面对自己那种

不为人知的痛苦时，虽然我在旁陪着一掬同情之泪，义愤

填膺地认为这个世界实在太过无情了，可是我真的无法

第 9 页



体会出那种感觉？甚至还一直带有一个不好意思问出

口，怕被人嘲笑为无知的疑问：被强暴和在同意情况下发

生的性行为 片 里的 女主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那些

角每个都像是性饥渴般地沉迷于“性”当中？为什么许多

怨妇会因为丈夫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而红杏出墙？假如

性行为像被强暴者所形容的那么不堪，怎么可能让人敢

步入婚姻？让人如何面对每天都能对你有合法性要求的

男士？

其中一位姓朱的女性，在被强暴后，立刻到警局报

警，为了“取证”，医官在她身上仔细地东摸西找，尤其在

某些部位进行深一步的检查、深一层的采样，就像是再一

次被强暴伤害⋯⋯，我采访她时，已经是事隔一年多，当

她讲到这一部分，还是忍不住地颤抖哭泣⋯⋯，此刻的我

真的很佩服那位能勇敢、理智的希望法律还她一个公道

的女孩，因为我连想也不敢再想起，根本就希望全盘否定

这个事实！

刘文邈全然是为了救我的命，但是在我完全没有准

备的情况下，那种情况我相信就像是被强暴一样，想到那

种生不如死的痛楚，我下意识地弓起身体，并且不听使唤

地抖着 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徐子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点也没警

觉到，他的手轻轻碰到我的肩膀，我整个人像是被电到一

样跳了起来，甚至尖锐地叫着闪到一边。

徐子昂的脸变得煞白，带着怒容地说：“我老哥怎么

这么粗鲁！”看着我，又埋怨地说：“当初告许你要多了解

一些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现在可好了，这个烂摊子让

我来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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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是烂摊子？没有人会把你扯进来。”我的眼泪

夺眶而出，却同时怒气冲天地对着徐子昂大叫道。

“你误会我的意思⋯⋯。”徐子昂连忙想解释什么？

我使尽一切力气捂起自己的耳朵，我知道自己根本再无

法承受任何一丝一毫的打击。

“别哭了。”徐子昂万分小心地轻轻抓住我的手，慢慢

把我的手从耳朵两边挪下来，同时说道：“哭多了对身体

不好。”

“我不需要你在这里陪我。”我粗鲁地擦掉眼泪，冷冷

地说道。

“华林！别这样，你来这里原本会发生的情形我又不

是不清楚，只是我没料到你会被伤得这么严重⋯⋯。”徐

子昂陪着小心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带着浓浓的防备心问道。

“我去问了 ，我就觉得她的笑容很诡异，原来

她把我当成我老哥了。”徐子昂仍然十分恼火地说。

怎么说？”我心跳加速跳动地问道。

“其实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对我说：下次不要这么猛！

我哪会是这种人，太小看我了！”徐子昂十分心有不甘这

样被人诬蔑，一口怨气充斥胸中。

我情不自禁地不住抖着。

徐子昂伸手想安慰我，可是还没碰到我的身体，我就

反应强烈地跳开，把他也给吓了一大跳。

“我老哥和你之间怎么会弄成这么 糟糕！”

“和你老哥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我猛拭这不受控制簌

簌地往下掉的眼泪，努力装出一副很冷漠的样子。

“和我老哥没关系？”徐子昂侧着头想了想：“难不成

你真的被人强暴了？”

这无心的一句“强暴”，就像一把利刀，狠狠地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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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口⋯⋯，我拼了命，尽可能把自己缩成一小团，但是

从心底发出来的寒意还是让我抖得像筛糠一样。

“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老哥呢？他该不会因为⋯⋯。”

徐子昂突地打住话语，可是我很清楚他想要说什么？这

本来就是我在怕的一个问题，只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一

直在设法安慰自己，给自己找许多理由、借口，一直告诉

自己，徐子平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有别的事，或许只是

刘文邈需要他照顾，或许⋯⋯，为什么徐子昂要这么可恶

地戳破我的希望？我紧紧抱住头，尖声叫了起来！

徐子昂用力地抓住我的两臂要我冷静下来，我反应

激烈地像只受伤的动物般叫着：“放开我！不要碰我！”徐

子昂加足了力道要我冷静下来，他的两只手正抓在我受

伤的手臂上，我挣脱不开，就像当初挣脱不了刘文邈一样

⋯⋯，手臂上的痛让我的眼泪再度流下来，我不再挣扎，

只是软弱无力地说道：“你弄痛了我！”

“对不起！我太用力了，是不是？”徐子昂一松手，我

环抱着自己的双臂，痛得弯下身，猛掉眼泪。

徐子昂这时才发现我手臂上包扎的纱布，他像也发

疯了一样，使劲地用力撕开纱布，看到一道道深长的血

痕，徐子昂额上的青筋愤怒地跳个不停，放下我的手，转

身像阵风般冲出病房⋯⋯。

我无法停止地放声大哭着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，头发

晕、脸发白，一点力气也没有地倒在床上⋯⋯。

再次睁开眼睛，只见到徐子昂脸色苍白，呆坐在一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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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我，见我醒来，勉强露出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，握起

我的手，像是有着满肚子的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

我把手抽回来，将目光放在没有视线焦点的远处，紧

抿着双唇，不断告诫自己：要冷静！不可以再失态！深吸

了好几口气，我努力装作没事一样问：“累不累？”

听我这么一问，徐子昂反倒红起眼睛，摇摇头。

“肚子饿了吧？”

“华林！别这样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也没发生！”我紧咬着下唇，尽力企图控制自

己的情绪。

“别骗我了，你们之间怎么可能什么事也没发生？我

老哥呢？你和他之间究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可能连个影

子也没有？难道他一点也不担心你？你都快把我搞疯

了！”徐子昂沉重地看着我说道。

“我和你哥之间真的是什么也没发生。”我声音哽咽

地说。

“你身 怎么一回事？”上的伤以及被强暴⋯⋯，又是

“我没有被强暴！拜托你，别问了好不好？”不要逼

我再去想了，好不好？我痛苦地侧过头，眼泪又落下来。

“不要哭嘛，我真的是关心你，看到你手上的伤，我真

的好心痛，到底是谁这么狠？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手？”

徐子昂激昂地问道。

“是我自己弄的。”我低声地说。

“你弄的？”徐子昂不相信地瞪大了眼。

“我好累，让我休息了好不好？”我一点力气也没有，

只想暂时逃避，不论这个暂时能有多久？反正能逃多久

就算多久吧！

“不行！你得先吃点东西，才几天没看到你，整个人

瘦了一大圈，你想成仙啊！”徐子昂边说着边自行拉开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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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桌，放上他不知从何弄来的粥。

“还是温的，吃一点再睡。”徐子昂半强迫地把床头摇

起来，硬要我吃东西。

我十分勉强地吃了两、三口：“饱了！”

“再吃一些。”徐子昂霸道地硬要把粥塞进我嘴里。

我乖乖的吃了大半碗，徐子昂才满意地让我停下来。

“是不是舒服一些？”徐子昂问道。

我顺从地点点头。

“不要想那么多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希望你了

解，我对你的这份心意是不会改变的。”徐子昂轻柔地对

我说。

我又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“早些休息，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。”徐子昂替我把

床头摇下，收了床旁桌，留下一盏小灯，道声：“晚安！”躺

在 替他准备好的小床上⋯⋯。

第 14 页



三

“子昂？真的是你？”

“学长 ？！”

“方便把她叫醒吗？”

“她太累了，让她多睡一会。”

隐隐约约中，我仿佛听到徐子昂在和人说话，悄悄地

把眼睛微睁开一条小细缝，只瞄到徐子昂和一位穿着衬

衫、打着领带，个头小小，头顶微秃、年长有“围”的男士

站在病床前面讲话。

“搞成这样，怎么会不累，不过你怎么会⋯⋯。”

“人有乱步，马有失蹄嘛！”徐子昂尴尬地小声说。

“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都不会感到惊讶，可是

你这位大情圣，自己又是妇产科医生，栽在你手里的处女

都不知道有多少？当初我追女朋友的时候，还是全靠你

教我怎么‘追’？尤其是怎么样让女孩子感到‘满意’，你

的经验这么丰富，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？”

徐子昂“嘿！嘿！嘿！”地干笑了几声。

“怎么？考虑定下来了？”

“假如她答应的话。”徐子昂看了床上的我一眼。

“看样子你还真是动了情，难得喔，从我认识你到现

在，还是第一次听你用这种口气对一个女孩子说话，有机

会介绍大嫂给我认识认识，我还真想知道她是施展什么

媚力？能让我们这位情场浪子如此失魂落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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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开玩笑了！”徐子昂不自然地接着说：“学长，可不

可安排出院了？”

“是可以啊，不过总得让我检查检查吧？”

徐子昂脸色一变，十分不自然地说：“我检查过了，没

有问题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会这么不通情理吧？！”

“子昂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古板？我们自己是医

师，你怎么连这点都放不开？”

“她不一样，我怕她会觉得再次受到伤害，你是医生，

应该很难体谅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，是不是？”徐子

昂有些咄咄逼人地说。

“可是站在医师的职权上，我必须⋯⋯。”

“我们也只是偶而来这里渡个假，就算有问题也绝对

不会惹回到你身上，等她好一些，我一定会仔细替她检

查，你想想看，我也不可能愿意让自己未来的老婆受到伤

害 是不是？”

在徐子昂的坚持及人情攻势下，顺利地替我办好了

出院手续，徐子昂正高兴地准备告诉我可以离开，一名金

发性感的护士敲了敲病房的门，站在门口和徐子昂两人

轻声细语、叽哩瓜啦不知道讲了些什么？然后对还躺在

病床上的我说声：

“不能出院了吗？”我紧张地问道。

“现在不是能不能出院的问题⋯⋯。”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”徐子昂“嗯”了很久，又很“认真”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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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了想才说：“一般上病人出院都是穿着入院时的衣服或

是家人另外准备的衣服⋯⋯。”

我充满疑惑地看着他，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对？

“问题 没穿衣服。”徐子昂突然压低是你进来时

声音说。

“什么 ？”

说，你入院时是裹着一张大床单，因为床单上都

是血及精液，所以他们把它给处理掉了，也就是说，你现

在没东西可穿了。”

我把整张脸埋进被子里说：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

羞过！”好半天，才挪出半个头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地问：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“拜托！别又来两条路了！”我喃喃自语地说，想当初

解降前，刘文邈也说是有两条路可走，结果我走的是充满

荆棘坎坷的第三条路！

“不然你有什么好方法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一点主意也没有。

“第一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到外面帮你买衣服回来。”

我马上否定了这个作法，我实在觉得自己已经够丑大了，

整间病房的人好像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“可笑”的病人，

要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等，我怕真的需要找个地洞把自己

埋进去才行。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理由太多了，不过总括来讲只有一个，就是 羞

于见人！”

“那就走第二条路，穿我的衣服！”

我选择了第二条路，至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让我深

觉无脸见人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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